
下
午
，
戴
主
任
當
值
巡
視
校
園
，
幽
暗
走
廊
一
角
落
，
遙
遙
見
到
初
中
女
生

依
芙
倚
着
欄
杆
發
獃
。
依
芙
長
髮
紮
成
馬
尾
，
全
套
足
球
守
門
員
裝
束
，
格
外
起
眼
。

﹁
依
芙
同
學
，
此
刻
不
是
訓
練
時
間
嗎
？
怎
麼
你
在
這
裏
？
﹂
他
問
。

﹁
戴
主
任
午
安
。
﹂
依
芙
驚
覺
，
囁
嚅
道
：
﹁
我
不
舒
服
，
走
開
吹
吹
風
。
﹂

﹁
不
舒
服
就
請
假
休
息
吧
。
﹂
戴
主
任
曾
身
兼
體
育
科
主
任
，
本
校
開
先
河
設
立

女
子
足
球
隊
，
便
由
他
一
力
主
張
。

面
對
戴
主
任
，
依
芙
倍
感
委
屈
，
幽
幽
嘆
口
氣
。
戴
主
任
道
：
﹁
是
逃
課
吧
？
﹂

依
芙
道
：
﹁
我
可
練
可
不
練
啦
，
擔
當
第
三
門
將
，
幾
乎
永
沒
機
會
要

上
陣――

 

你
要
罰
我
嗎
？
﹂

依
芙
嬌
小
的
身
形
要
正
選
把
關
的
確
勉
強
。﹁
我
不
罰
你
。
﹂
戴
主
任

說
：
﹁
來
，
我
告
訴
你
一
件
事
。
在
戴
主
任
唸
大
學
年
代
，
有
次
要
堂
上
做

p
re

se
n

ta
tio

n

，
就
是
分
組
報
告
，
像
講
書
一
樣
，
由
老
師
評
分
。
輪
到
我
們
組

報
告
時
，
端
坐
的
老
師
忽
然
閉
上
眼
睛
，
組
長
輕
聲
問
：
﹃
可
以
開
始
了
嗎
？
﹄

竟
沒
反
應
。
﹂

依
芙
奇
道
：
﹁
老
師
睡
着
？
﹂

戴
主
任
道
：
﹁
明
明
前
一
刻
還
眉
飛
色
舞
授
課
，
漸
漸
頸
都
傾
側
一
邊
。
同
學

們
交
頭
接
耳
，
不
好
意
思
叫
醒
老
師
，
估
計
叫
都
不
會
醒
了
，
要
拍
醒
更
不
敢
。

遲
疑
半
刻
，
組
長
開
始
朗
讀
報
告
，
一
邊
握
拳
鼓
勵
我
，
我
懂
他
意
思
，
無
謂
浪

費
心
血
。
同
學
起
初
鼓
譟
，
除
了
兩
三
個
拂
袖
而
去
，
其
他
慢
慢
安
靜
下
來
聆
聽
。

到
我
主
講
時
，
老
師
乾
脆
鼾
聲
雷
動
，
我
忍
着
笑
，
施
展
渾
身
解
數
，
同
學
反
應

良
好
，
有
問
有
答
，
寫
滿
黑
板
。
直
至
報
告
完
畢
，
恰
恰
響
起
下
課
鐘
聲
，
我
悄
悄

放
下
粉
筆
，
老
師
仍
然
未
醒
過
來
。
同
學
們
交
換
眼
神
，
陸
續
解
散
。
我
們
組
員
留

步
收
拾
妥
當
，
望
望
老
師
一
眼
，
相
對
扮
個
鬼
臉
，
也
離
開
了
，
還
替
他
關
上
門
。
﹂

依
芙
聽
得
入
神
，
想
起
加
入
足
球
隊
的
初
衷
，
慚
愧
不
已
道
：
﹁
戴
主
任
，

我
明
白
了
。
你
做p

re
se

n
ta

tio
n

，
我
練
習
守
龍
門
，
即
使
沒
觀
眾
沒
獲
分
數
，

不
能
正
式
出
場
，
總
要
負
責
任
盡
足
本
份
，
向
自
己
交
代
。
不
過
，
想
不
到
教
大
學

的
老
師
如
此
懶
惰
呢
。
﹂

﹁
不
，
我
說
的
責
任
感
不
單
這
樣
。
﹂
戴
主
任
哀
傷
搖
頭
說
：
﹁
好
端
端
怎
會

如
此
呢
？
當
年
我
們
欠
缺
常
識
，
老
師
本
身
也
沒
察
覺
，
可
以
一
瞬
間
昏
昏
沉
沉
，

突
如
其
來
不
省
人
事
，
分
明
是
睡
眠
窒
息
症
的
癥
狀
，
嚴
重
者
甚
至
睡
夢
中
呼
吸

停
頓
猝
死
。
果
然
，
畢
業
一
年
後
，
老
師
某
夜
就
此
長
眠
不
起
。
唉
，
如
果
那
天

我
們
警
惕
心
強
些
，
堅
持
拍
醒
他
提
示
他
，
雖
然
會
使
老
師
尷
尬
，
但
也
會
使
老
師

正
視
病
情
，
求
醫
治
療
，
便
不
致
早
逝
了
。
多
留
心
關
懷
別
人
，
也
是
責
任
。
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＊
＊
＊

自
此
，
依
芙
再
沒
缺
席
足
球
訓
練
。




